
●●●●● ● ●●●●●●● ● ●●

长征副刊 E-mail:jfjbqjwh@163.com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袁丽萍

文化时评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0分 印完5时00分

12

羊鸣，原名杨明，中国著名作曲家，

中国歌剧研究会首席顾问。1934年7月

出生于山东蓬莱，1947年参军，先后在安

东军区文工团、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创作有大型歌

剧9部，小型歌剧6部，歌曲近千首。其

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江姐》

（与姜春阳、金砂合作），一上演便轰动全

国，至今已历经5次复排仍经久不衰，成

为一部经典之作。羊鸣创作的《红梅赞》

《绣红旗》《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唱遍

大江南北，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羊鸣：我 1947年当兵到部队，没多
久就被分配到安东军区文工团，成为了
一名“小文艺兵”。来到文工团后，我被
乐队队长写的一张张乐谱所吸引，就跟
队长学作曲。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个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四处锣鼓
喧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
里。我看到那些喜气洋洋的景象，特别
激动，特别想写一首歌。我就以唢呐调
开头，写了《庆新年》，并在歌谱的右上角
第一次写下了我的笔名——羊鸣。抱着
碰碰运气的想法，我把这首歌寄给了东
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没想到很快
在 12月期刊上发表出来。打那以后我
就开始用业余时间为团里搞创作。

记者：您创作了众多优秀的空军歌

曲，特别是创作于1962年的《我爱祖国

的蓝天》，这首歌曲已经走出空军，在全

军流传，成为数代官兵的军旅记忆。

羊鸣：1961年，我与阎肃同志来到广
州空军某部队“当兵”。我们当的是最基
础的机械兵，每天跟着机械师做飞机维
护。营房、起机线、停机线这种三点成一
线的生活我们整整持续了一年。在这段
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里，飞行训练、战备
值班、休息娱乐，我们和飞行员、地勤战
士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
常常被战士们那种热爱祖国的博大胸
怀、保卫祖国的英雄志向所打动。我感
觉飞行员既帅气英武又浪漫豪放。一年
后回到北京，当我拿到《我爱祖国的蓝
天》的歌词后，创作热情一下子涌了上
来，一个个音符就在我的脑海跳动。我
一气呵成，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谱
曲。这首歌由空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秦万
坛同志演唱，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
音播放，从此流传。人们常说，好的作品
是迸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无病呻吟、
矫揉造作的东西往往没有生命力，真情
实感、有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成功的可
能。这首歌就是源自我的真情实感。

记者：《江姐》这部歌剧的创作历程

很艰辛，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羊鸣：在创作《江姐》之前，我们空
政文工团创作组写的一部小歌剧《刘四
姐》获得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就想着再
写一个大本子出来。1962年，在一次吃
饭的时候，不记得是谁提议，说《红岩》
那本小说很好，我们可以根据《红岩》改
编一个歌剧。阎肃建议，书中的“江姐”
是个非常感动人的形象，不如就写一个
《江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

致同意。
决定写《江姐》歌剧后，阎肃用休假

时间把剧本写好。剧本定稿后，作曲的
任务就落到了我、姜春阳、金砂的身上。
我们 3人就和阎肃一起去重庆采风，体
验生活。我们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
老游击队员，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
蓥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同时我们学习川剧和四川扬琴，搜
集民歌等音乐素材。两三个月后我们完
成了初稿。但文工团领导觉得这一稿生
搬硬套四川的音乐元素，效果不好。

我们想创作出一个与国外歌剧不一
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雅俗共赏的作品
来，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们 4人一合
计，决定继续采风。这次，我们到了四川、
上海、浙江等地，更广泛地汲取如婺剧、杭
剧、沪剧等地方戏曲的养料。这次回到北
京后，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经常是
一连工作近 20个小时。终于，剧本的第
二稿顺利通过了审核。通过后，我们又对
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紧抓细改，又是
连续几个月苦战。终于，历经两年的创
作，在1964年 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
演，获得很大反响。后来又在南京、上海
举行公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

记者：《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

题歌，曲调质朴婉转而又高亢坚定，这

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羊鸣：当时我们走访了十几位江姐
烈士的好友，没有一位不是流着眼泪叙
述烈士事迹的。我们还住进渣滓洞，体
会江姐当时的牢狱生活。当时，我和阎
肃就有一个念头：没有最美的词和最美
的音乐给江姐，就对不起这位女英雄。
而且罗瑞卿首长曾经指示过，一部歌剧

没有几个好歌曲是不行的。写一首能
够流传的主题歌并赋予“江姐”最美的
音乐形象是我们的初衷。

当初为这首主题歌我们可是费尽了
脑汁。首先是歌词，从什么角度进入？赋
予它一个什么内涵？捕捉一个什么形
象？苦思再苦思，追求再追求，否定再否
定。最后，阎肃可能受到毛主席诗词“已
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启发，思路
顿开，写出了这首主题歌。之前我们到江
南、入蜀道，多次到四川、浙江等地采风，
收集了大量音乐素材。我在为《红梅赞》
谱曲时，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
川清音、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
听的旋律中流露出的柔美之气和弹拨节
奏中穿透出的阳刚之气，成了《江姐》音乐
的种子。“一片丹心向阳开”的拖腔，就是
用婺剧《双下山》的音乐变简为繁，加花而
成。《红梅赞》我们写完后又经试唱、修改，
再试唱、再加工，前后八易其稿、修改 20
多次方才定稿。这首歌定稿后不久，空政
文工团原驻地——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
院里，《红梅赞》的歌声随着排练的深入已
经在演员、职工、家属、甚至孩子中间唱开
了。这传递了一个信号：这首歌群众喜欢
听、喜欢唱。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表示
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曲英雄的
赞歌，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
而且具有朴素、优秀的艺术品格，所以能
深入人心。

记者：歌剧《江姐》到现在已历经5

次复排，展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羊鸣：1962年，我 28岁，跟志同道合
的战友投身这部歌剧的创作，从此和江姐
这位伟大的女性、人民的英雄结缘。从
《江姐》的创、演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人

民需要歌剧、歌剧更离不开人民，人民创
造了艺术，（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把艺术
归还奉献给人民。作为《江姐》诞生至今
的亲历者、见证者，（看到）歌剧一次次复
排，我很欣慰，也很激动。随着时代的变
迁，《江姐》的表演形式会发生变化，但我
知道在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江姐》是
永远的“江姐”，红梅会永远地盛开。

记者：《兵哥哥》这首歌旋律优美舒

展，反映军人纯洁的恋情，很受年轻人

喜欢，但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61

岁了，这让我很惊讶。

羊鸣：1995 年，我和石顺义在长岛
体验生活，看到有个战士的家属请了半
个月的假去看他，结果遇到恶劣的天气
上不去岛，等天气好点了，部队又出岛
执行任务去了，半个月的假期到了都没
能见上心中的兵哥哥一面。石顺义当
时就有感而发，写下了《兵哥哥》。我就
跟石顺义说：“这个词你给我。”我谱好
曲后，首先让儿子拿到他们年轻人中去
品评，让他们猜猜曲作者的年龄。没过
几天儿子就告诉我说，“老爸，他们说
了，写这首歌的顶多 30岁”。这首歌在
1996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宋祖英一唱
成名。我记得有一次在部队演出时，歌
手在台上唱着“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
中的事儿交给我……”战士们在底下
听，突然有人喊“你就放心吧”，战士们
竟然回答了起来。这样挺好，（歌曲）能
引起战士们的共鸣，这就成功了。

记者：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您有

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您觉得怎样

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羊鸣：作为文艺工作者，就是为人民
服务的，这个永远都不能忘记。我十三
四岁刚接触音乐的时候，我的启蒙老师、
乐队队长就告诉我说：“音乐在哪里？音
乐就在人民当中。要想创作出好的音
乐，就必须到人民中去。”这是我一辈子
在践行的几句话。创作的灵感不是待在
办公室“挤”出来的，而是要多走出去，多
和人民群众接触，创作灵感就会“流”出
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
人。要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别人。其
次是一定要有根。对军队的文艺创作者
来说，所有的创作都要抓住战士的所思
所想。要多从这些方面去想，要贴近我
们脚下的生活。

（杨锐锋、吕天扬整理）

音乐就在人民当中
—访作曲家羊鸣

■本报记者 袁晓芳

近日，《黄河大合唱》不同时代的演

唱者、朗诵者齐聚陕西延安宝塔山下，

在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唱响这

首流传数十年的红色经典，让人们再次

感受到红色歌曲的魅力和歌曲中所表

达出来的战斗意蕴。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

海作曲，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首演。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这首歌

曲犹如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震撼人心，

成为全民族团结一心夺取抗战胜利的号

角。毛泽东同志听完此歌后连说三个

“好”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黄河大合

唱》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

谱出呼声”。这些年来，除了《黄河大合

唱》，还有《长征组歌》《松花江上》《大刀

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等诸多首战味十

足的红色歌曲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歌曲在战争年代可谓令敌人

闻风丧胆的“隐形武器”。歌词激昂奋

进、旋律铿锵有力，是引领广大军民团

结一心、夺取胜利的战斗动员。这些歌

曲大都创作于战争年代，创作者目睹了

侵略者的欺凌和战争的残酷，同时也看

到了广大军民在战斗中的不屈不挠，他

们用歌曲的形式赞扬战斗勇士，用激昂

的旋律激发民族斗志，在战争年代起到

了“可顶十万毛瑟枪”的作用。

安享太平，不忘安危。现在我们广

泛传唱红色歌曲仍然有重要意义。《经

典咏流传》节目组在革命圣地宝塔山下

组织《黄河大合唱》经典回顾，这不仅是

在向抗战历史致敬，也是在唤起更多国

民的忧患意识。这次演出得到了包括

80年前参加《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的

李一非、抗敌演剧队二队老队员解冰等

数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艺术家们的

支持。当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来的时

候，这些老人有的凝神倾听，有的眼含

热泪，有的紧握双拳。他们从中看到了

中华民族的气节坚挺如松，感受到中华

儿女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红色歌曲承载着红色基因，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激发广大军民

英勇作战的生动教材。歌曲中蕴含着

革命军人的灵魂和血性，体现着人民

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光荣使命和历

史担当。在军营中广泛传唱红色歌

曲，让官兵更能了解中华民族经历过

的艰难困苦，更加坚定铁心跟党走的

理想信念、激昂强军兴军的豪情壮

志。爱唱红色歌曲、传唱红色歌曲，让

战斗的号角经常在耳边响起，只待祖

国一声召唤，我们便可奔赴战场英勇

杀敌。

让战斗号角常在耳边响起
■张凤波

盛夏时节，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的
深山营盘静谧幽深，一辆“文化大篷车”
缓缓驶进营区。“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不能分割……”优美的旋律响起，一场
“文艺快闪”活动激情上演。

音乐在山谷间飘荡，欢笑在营区上
空激扬。崇山峻岭间，“文化大篷车”沿
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穿梭在座座军营。
车上搭载着基层所需的文化食粮，也承
载着为兵服务的满腔热忱。

一

群山环抱间，点点星光下，“文化大
篷车”送来的露天电影让官兵直呼带劲，
这让放映员王康博别提多高兴了。放映
结束，战友们意犹未尽，缠着王康博预约
新片，他一口答应下来。

这些年来，山里的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大篷车带来的“流动电影院”经久
不衰，深受喜爱。第一次跟随时任俱乐
部主任李建功进山放映电影的场景，王
康博仍记忆犹新。李建功告诉他：“拐过
这道弯，再往里走就没信号了。山里的
战友常年生活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
信号、没有地方百姓的‘三无’地区，不能
让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成为‘孤岛’。”

连绵的群山可以阻断网络信号，但
阻隔不了文化滋养官兵心田。多年来，
该部的文化服务不曾停歇。2016年，为
整合优势文化资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
“文化大篷车”正式开行。放电影、演节
目、送器材、搞维修、带骨干……这几年
来，大篷车穿行在群山间的几十个点位
上，成为了大山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王康博从李建功肩上接过了
俱乐部主任的担子，在机关业务部门的
指导下，开启了新的大篷车之旅。他直
言不轻松但也倍感骄傲。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康博接到
某哨所打来的报修电话：“你好，我们的
电视收不到信号了……”由于山区气候
潮湿，电子产品经常出故障。对山里的
文化装备器材进行维修，是大篷车承担
的一项繁重任务。

经过近半小时的调试，哨所官兵重
新看到了电视里的赛事直播画面。王康
博并不放心，又把哨所的点歌机、音响等
设备检修了一遍。返回前，他还一路将
各执勤点位的点歌机曲库进行了更新。
面对官兵的感激，王康博呵呵一笑：“大
篷车就是一个为大家提供文化服务的流
动俱乐部，身为俱乐部主任，这是我应该
做的。”

二

大篷车一路翻山越岭，到达“藏”在
大山深处的五连时已近中午。刚到机关
不久的干事刘广一第一次来到这个连
队：“奇怪，咋没有阳光？”
“再等等，马上就出来了。”连队指导

员张奇杰已见怪不怪。正说着，营房前
的空地上露出一道光与影的分界线。
“晒太阳喽！”只听值班员一声吆喝，

几名战士赶忙支起棋牌桌。刘广一也急
忙招呼开来：“我这次给你们带了新宝
贝！”说话间，他带着几名战士把篷车上
载着的体感游戏机、专业健身设备搬下
了车。

一番调试组装完毕，阳光已不见了
踪影，而活动室里传来了官兵的欢声笑
语。“大篷车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手
捧着最新式的体感游戏机，上等兵朱艳
超笑逐颜开。
“好的文化服务就像阳光，温暖人

心。”刘广一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宝贵，
也重新认识了文化工作对大山深处官兵
生活的意义。“‘文化大篷车’的功能不在
高、大、全，而在于精、细、实。我们从具
体工作、点滴小事入手抓服务，才能将文
化的‘阳光’洒遍深山军营。”

星月驻足看，山峦侧耳听。傍晚时
分，“文化大篷车”又载着野战影音箱来
到某哨所。不一会儿，野外“唱吧”搭建
完毕，“00后”战士杨阳拿起麦克风一展
歌喉。

三

看着舞台上魅力四射的文艺轻骑队
员，二连下士张永浩脚底板直发痒。两
三个节目刚结束，他就自告奋勇上台秀
起了街舞，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把舞台交给基层官兵，用文艺演绎
青春梦想，这正是“篷车大舞台”设立的
初衷。“大山里的战士也想展示才华，要
是有一个巡回舞台，让他们可以对外表
演就好了。”一次，机关文艺轻骑队慰问
演出刚结束，二连指导员刘啟富就找到
带队的宣传保卫股股长许铮，提出了这
条建议，并且很快得到党委领导的采纳。

该部领导介绍说：“以前我们组织巡
演，总是一班人马走天下、一套节目演到
底。如今依托‘篷车大舞台’，让各营连
的节目交叉巡演，越来越多基层官兵成
为了这个舞台的主角。”

不久前，该部某战斗编组参加陆军
“工程奇兵-2019”比武竞赛。备战期
间，“篷车大舞台”穿插训练间隙，为集训
队员送来一场场精彩的“文艺快闪”。三
两个人一台戏，四五分钟一首歌，看到来
自不同营连的战友为自己加油打气，队
员们拍拍身上的尘土，将苦累化作激情，
继续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队员克服
重重险阻、夺冠凯旋的故事，被几名文艺
骨干创作成情景剧《用鲜血浇灌胜利》。
青春与热血、牺牲与奉献，这些元素注入
鲜活的文艺节目，通过大篷车这个流动
舞台，带给更多守山官兵。

车轮沿着山路转，篷车载着官兵
盼。周末，“文化大篷车”又向着大山出
发了，发动机的轰鸣打破了大山的宁
静，却成为基层官兵期待的声音。这一
次，“文化大篷车”为官兵带来的是“时
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巡回演
讲……

下图：“文化大篷车”走连串哨，为基

层检修文化装备。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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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鸣老师健谈，3个多小时的访谈，

85岁的他始终兴致高昂，说到动情处会自

己打着拍子唱起来。我明白，音符和旋律

是他的另一种语言，是心声的自然流淌。

他讲起50多年前在空军某部当了

一年的机械兵，那时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看着战机起飞。“刷——”说着，他

突然张开手臂，像孩子一样模仿战机起

飞的样子，那种兴奋和自豪一如当年。

羊老说他最爱在民乐中吸收养分，

捕捉灵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收

集当地的音乐，甚至是有特色的吆喝

声、叫卖声、号子声也会留心。

我想，艺术家的天赋可能就源于这

份对事业的热爱，就源于这种纯粹。用

羊老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不官不商

只作曲。”

艺术家的天赋
■袁晓芳

羊鸣演唱歌剧《江姐》片段。 王晨光摄

图为2007年第5次复排的歌剧《江姐》演出剧照。该剧2012年获得国家

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是2017年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唯一获邀在优秀剧

目板块展演的军队作品。


